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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全纪实

初春的淮南，微风裹着油菜花香掠过江淮

平原，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经过4年

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后，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穿过长长的墓道，这座规模宏大的九室楚

墓，四周由夯土垒成的台阶以“回”字形层层内

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内。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

学发掘的楚王陵，这里出土了迄今出土口径最

大的楚国大鼎等1万多件（组）文物，八百年楚

国的面貌愈发清晰。

这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大墓，墓主身份

锁定为战国时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公布的六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中，武王墩一号墓名列其中。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交融与文

化碰撞不断发生。我国科技考古不断取得新

突破，激励着后人不断向文明深处探源，汲取

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剥开“时间胶囊”历史真容日渐清晰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41年，在战

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中，楚考烈王

担任纵长，失败后为避强秦，楚考烈王将

国都迁往寿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寿春镇。约 19 年后，楚国灭亡，在寿春

留下王国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着百余人的考古队

来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远处的武王墩

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结构和陵园范围后，

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初到这里，一群经验丰富的考古队

员都被面前这座高约16米、底径达130

米的超大型墓葬所震撼，激动之余，压力

也沉甸甸地落在他们肩头。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此前发掘

经验几乎为零。”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

宫希成表示，尽管已经制定了详细发掘

计划，但天气、土质和工具匹配等原因还

是造成了不少困难。

经过4年多发掘，武王墩的真容

日渐清晰。

2024 年 4 月 16 日，国家文物局

在淮南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

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武王墩一号

墓的等级和结构——这是一座拥有九间

墓室并有多重棺椁，且结构完整的楚国

王级墓葬，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构筑墓

室的木材上发现并采集了大量楚国墨书

文字。

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表

示，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

级，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属首次发现。

书写于木椁上的墨书文字则记载了椁盖

板放置方位和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犹

如整个墓葬的“说明书”，如北一室西墙

最下层墙板上的“南乐府、西、咊、一”分

别对应着“分室名称、所在方位、木材性

质和编号”。

约一个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更多

关键证据浮出水面，在多个青铜器的铭

文上发现楚王名字信息——“楚王酓

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亦有作“完”）。在

一号墓东一室还发现了一大铜鼎，其口

径尺寸超过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楚大鼎（铸客大鼎），成为迄今出土口径

最大的楚国大鼎。

器以藏礼，除了大铜鼎之外，武王墩

一号墓还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的礼器组

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八簋八簠”的

器用组合被视为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容器

组合。

2025 年 1 月，安徽省文物局发布消

息，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全部结束，经综合分析，确定墓主人身份

为战国时期楚考烈王。

至此，武王墩一号墓的结构和内容

已基本清晰，共计出土文物 1 万多件

（组），除了礼器之外，出土文物还包括了

木俑人、漆木器、玉器，以及可能用于占

卜的卜甲（龟甲）。此外，在青铜器和漆

木器中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已鉴定

出的动物遗存种类达17种，植物遗存则

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类共13种。

科技作支撑 让物件“保持”生命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考古工作绝非仅仅是“挖宝”，重大

考古发现往往更加考验着考古人的智慧

和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机械的前提下，如何

将可以装满30多个标准泳池的约7万方

封土移走？

考古队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

们用各类铲子、锄头，分探方一点点掘

进，像愚公一样，挖了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阶段，进度就更慢了，每

一铲子下落，都有可能触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过程中四周开始出现夯土垒

成的台阶，一共21级，一级60厘米左右，

一圈台阶就得挖一个礼拜。”武王墩考古

队队员柴政良说。

“我们采用类似‘CT’的高密度电阻

率法来探测土下的情况。”柴政良解释

道，地下介质导电性各不相同，他们收集

不同地层的电阻率，从而判断土下的情

况，确保挖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

年。”面对刚出土的脆弱文物，如何做好

保护成了另一大难题。

“打开椁室后，椁室内充满水，常年浸

泡在水中的文物，处于饱水状态，出土后

亟需保护处理。”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

负责人张治国自项目之始，便牵头制定了

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低氧灭菌室内，发掘出的漆木器等

文物被安排在一间充满氮气的房间，“这

里就是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过模拟

原始埋藏环境，避免文物受损。”武王墩

考古队队员柴政良说。

此外，张治国表示，科技考古手段还

应用于墓葬考古测年、墨书红外识别、人

骨DNA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专家在对人骨DNA进行分析

比对后，推断墓主为男性，死亡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唯

有楚考烈王死亡时年龄在50岁以上；从

线粒体基因组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

古代北方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史料中“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

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的记录。

在多方支持下，现场建成了考古实验

室、文物保护实验室、标本库房等在内的

近2万平方米配套场所。宫希成表示，希

望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多领域

专家团队的共同协作，运用科技

手段和新工具，为后续考古研究

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撑。

相隔两千多年 还能“读”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站在发掘现场，绵延了 2000 多年的“风

沙”迎面而来，黄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

缓缓苏醒。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表示，

考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护和传承，将埋

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

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

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王

陵，武王墩一号墓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

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墓主所生活

的时代，又处于强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

前夜，对研究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

及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历史也离不开考古学。柴政良

说，对于楚国八百年历程，很多细节和故

事都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比如关于楚考

烈王的记载，只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文

字，而已出土的文物则提供了许多细节，

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

了历史场景。

在发掘过程中，柴政良意外发现，在

个别文物的漆面上残留了当时制作工匠

遗留的指纹，“这些指纹就好似凝固的时

间胶囊，一经打开，便感到我们在和古人

对话。”

宫希成说，需要了解如何从蛮荒走

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中华民族

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就来自这些真实久远

的历史。绵延千年的文明传承，绝不止

是史书上的记载。

历史宛在眼前，文明辉光日新。

考古人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国文明

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

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考古工作所

承载的，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

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

流的发展历程。 （来源：新华网）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

墓出土的铜器


